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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老兵退伍、新兵未下中队之时，是

基层兵力最为紧张的时期。为了缓解一线

用兵，多半总队、支队两级机关都会派些干部

下基层蹲点。1987年1月，总队党委决定选

派一批机关干部到一些担负勤务比较繁重

的基层中队蹲点。并明确要求蹲点回来后，

每个组得提交一份调研报告。我被选中。

根据统一安排，我们一组 3 人是到常

年担负警卫任务的武警九华山中队蹲点。

我们赶到合肥长途汽车站，买了 3 张汽车

票，乘上去九华山的长途汽车。车，整整开

了7个多小时，到了傍晚，才到闻名于世的

古刹九华。车一进站，一位警容严整的警

官早已在那等候了。他一见我们下车，就

迎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他是中队指导员。

在路上，他说：“我们中队住房条件差，

而且也没有宽余的房间，我看你们能不能

住在街上的招待所？”“就住中队!我们和大

家挤一挤，就行了。”带队参谋说。我们也

跟着附和着：“对!对，我们是下连蹲点的。

得和战士们住在一起。”指导员听后，点了

点头，就领着我们穿过九华街，然后又七拐

八绕地绕过几个街巷，到一座寺庙前，他转

过身来，憨憨地一笑，说：“到了!这，就是我

们的中队。”我一看，这分明就是一座寺庙，

怎么成了中队呀？他猜出了我的疑惑，解释

道：“九华山寸土寸金，1980年中队进驻，一

时没有营房，经佛教协会和九华山管委会协

商，就把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寺庙暂借我

们驻守，一来可以解决我们燃眉之急；二来

也可以让我们保护好文物古迹。就这样，我

们驻进了这座寺庙，而且一驻就是 6 年。

不过到了明年9月，我们的新营房一建好，

就要搬出这座寺庙了。”

我们到中队时正赶上饭前集合，官兵

们列队唱着歌。我们一行3人把行李放到

队部，简单洗把脸，就端起饭碗，跟着战士

们一起吃饭。饭后，经指导员和副中队长

一合计，就把我们 3 人分别编到三个战斗

班里去了。随即，指导员就帮我提着被包，

送我到二班报到。二班长是一个瘦高个

子，看上去也不过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他一

见指导员和我进来，立即站了起来，刚想

喊：“起立!”就让我给制止了。我对他说：

“从现在起，我就是这个班战士了!”“欢迎

新战友!”班长一边说着，一边带头鼓起了

掌。我给大家敬礼后，就赶紧整理内务。

边整边说：“我在机关蹲久了，被子可没大

家叠的好。到时可会影响班里的内务，大

家千万别怪我笨手笨脚的哦!”我这一说，

引起了满屋哄堂大笑。整理好内务，我对

班长说：“我们能唠唠家常吗？先相互认识

一下，以便今后的工作。”我这提议，立即就

得到班长的响应。班长顺手给我递了个小

马扎，我就和大家围坐在一起。

我首先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班长一

听说我的名字，立马兴奋起来了：“我们虽

没有见过你，但都知道你的名字，你是记者

呀!你到我们这里来当兵，那是我们班的光

荣呀!那你来了能不能写写我们中队？”“你

是班长!我是兵呀!你叫我朝东，我还敢朝西

吗？!”我这一说，气氛一下活跃了。这回，

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地给我讲他们的故事。

班长当仁不让，抢先开了腔，他绘声绘

色，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起他们平常执勤

一些动人心魄的故事：九华山有很多座寺

庙，收藏文物很多，公安、武警昼夜守护。

有年隆冬，一伙犯罪分子经常在藏经楼前

晃动，寻机盗窃文物。在一个伸手不见五

指的子夜里，这伙犯罪分子以为作案时机

成熟，就一路潜入藏经楼，一路在外接应。

当他们的手还未来得及伸向文物时，腰上

就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动弹不得，个个束

手就擒。还有坐落在东崖顶峰悬崖峭壁之

间的百岁宫，供奉着明代万历年间《大方广

佛华严经》，这一“血经”属国宝。犯罪分子

也盯上了这一国宝。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个犯罪分子凭借着夜幕的掩护，潜入百

岁宫，正准备实施盗窃时，被值班的僧人发

现报了警。一接到报警，正在熟睡的武警

官兵迅即起床，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地向百

岁宫赶去，并在“地无三尺平”的山野间迅

速展开搜捕。仅用 1 个多小时，就将犯罪

分子生擒归案……

我们正聊到兴头上，通信员跑来喊我

去队里开个碰头会。我十分歉意地起身说：

“你们执勤中的故事太精彩了!”班长也起

身，笑着说：“反正你这在这时间还长的呢。

也就不差这一回工夫。只要你愿听，我们就

多多给你讲讲这些执勤中的凡人小事。”

碰头会开的很短，指导员、副中队长先

是问问我们在班里还有什么需要的，然后

就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中队基本情

况，会就散了。会一散，带队的参谋约助理

员一起出去走走，中队2名干部一听，非要

一起去陪不可。这一晚，我们聊的很投入，

也聊的很晚。我的本子也记下武警官兵在

警卫执勤中发生的不少鲜为人知而感人至

深的故事。指导员一见我坐在那，一边记

录，一边双眼睛直打仗，就说让我回班里休

息。等我回到班里，战士们个个早已进入

了梦乡。我怕洗漱惊醒战士，连脸都没洗

就钻进被窝睡觉了。

第二天，天刚还没有亮，我就被一阵哨

声给吵醒了。我急忙穿上军装，跑到训练

场，和官兵们一起出操。接下来几天，我们

一行 3 人还坚持每人每天替战士上两班

哨。转眼蹲点半个月的时间到了，我们打

起背包，就要离开中队。指导员纳闷了：

“你们蹲点是完成了，可调研任务没有完成

呀？怎么就这样走了呀？”我笑了，用手指

着自己的脑袋，对指导员说：“这几天，我们

与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学习、同劳

动、同执勤，早已把你们所思所想所期所

盼，装到这了!你就放心吧!”指导员一听，也

会意地“哈哈”大笑了。

时光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

起那半个月蹲点所见所闻，又仿佛一切就

在昨天。我的人生，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

一滴的积累，才变得格外丰富了吧？！

春夏之交，景致宜人。每天傍晚，

我们用手推车推着周岁不到的二宝在

护城河边散步，柳绿花红，清风拂面，空

气清新，曲径通幽，他惬意地享受这一

切。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一连月

余，都没有听到蛙声，内心很是失落。

记得三四年前，刚搬到这里，长长

的护城河边，花草显眼，树木青翠，附

近两个小区的入住率还不高，春夏

夜 晚 ，虫 子 放 声 歌 唱 ，蛙 声 错 落 有

致，颇有乡村的感觉。如今，两个小

区早已住满了人，周围又开工建设

规模较大的四个小区，住宅也是越

盖越有品位。眼下已进入了夏季，

不必说傍晚了，就是夜深人静之时，

秉息听之，却也听不到几声蛙鸣，令

人遗憾。

在儿时的记忆中，春耕时节，大

人们忙着在田里下稻种，开启一年

一度的插秧准备工作。这时，青蛙

便开始在连片水田里、河渠水草边

交配产卵。房屋边的池塘里，青蛙

一 开 始 总 是 小 心 翼 翼 地 试 探 着 什

么，抑或在调试演出的音量，试试蛰

伏一冬的音质有没有什么变化。夏

天的蛙，呱呱呱叫个不停，大声地宣

示，执著地演出。这是对季节的赞

叹，也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只要三

五只青蛙带头叫了起来，就好像开

启了一场场音乐会的序曲，一大群

跟着特别卖力地叫。

明媚春天趣味浓。稍小的孩子

们，会拿个玻璃瓶什么的，在溪边捉

蝌蚪，回家后再换个大一些的器皿

养着玩，看着黑色的精灵游来游去，

很是有趣。过上一段时间，小蝌蚪

就褪去了尾巴。孩子们就会把它们

放到水里去，它们会慢慢登上陆地寻

找新的栖息地。大孩子们，则会去塘

边钓鱼虾。沟渠田埂，春草如茵，碧

波荡漾，听到人们走过的脚步声，青

蛙就会扑通扑通跳进水中躲藏。

欢快夏天快乐多。伞状的绿色

荷叶上，有时会看到青蛙蹲坐上面歇

息，憨态可掬。青蛙多吃害虫，守护

一方稻田。长势旺盛的稻田里，有时

可以看到水蛇和青蛙搏斗，还有鸭子

也在寻找它的美味。自然界的食物

链条上，总是维持着一种平衡。

古诗词中，许多描写蛙声的经典

之作广为流传。赵师秀诗云：“黄梅

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在

传统文化中，青蛙是人们的亲密伙

伴，传递一种闲适恬淡的和谐。辛

弃疾词作：“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

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蛙声阵阵，蝉鸣如嘶，象征

着大自然的盎然生机，此情此景，千

载风情。

蛙声阵阵，常常带动了其它虫子

的表现欲，它们也不甘寂寞，在夜深

人静之时，演绎精彩。虫子们的生

活氛围，有着独特的意境。只要你走

进田野，善于聆听，就会找寻到不一样

的欢乐。叶圣陶这样描写秋虫的合

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

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

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

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

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基层蹲点
□ 合肥 日 月

一根根细小的秧苗从平整的泥土里钻

出，长约寸许，它们聚拢在一起，绿得可

爱。周围是田畴，还没有来得及平整，杂草

拉出了疯长的架势，偶有几块水田被犁耕

过，犁铧翻卷过来的泥土，多像老人的背，

躬着，匍匐于地，任太阳照晒。我钟情于这

样的环境，秧田畦的表面光滑得如豆腐块

一般，上面有竹篾弓起薄膜，秧苗身居其

中，只为生长，生长到可以移棵了，它们将

分赴各个田亩，独立门户，再生长、抽穗、扬

花、结籽。我有近三十年没有这样亲近过

秧田了，这次是因为参加一次大型的文学

采风活动，我跟随采风团深入到一片深山

里，原本是去看那里的山水，以文学的角度

去记录那个风景区的旅游资源。在快到风

景区时，车内的我却被途中育秧场景吸引

住了，最终使我从采风团队中脱离出来。

我请了假，说是要去走访一个朋友，然后独

自走进了那片秧田。

没有谁引领和介绍，也不需要别人的

引领和介绍。久违的情感一下子喷发出

来，仿佛隔了三十年的光景也不过只是一

瞬，让你丝毫不感到陌生，这就是时间的另

一面，它能较好地收藏着你刻骨铭心的记

忆，永不变质。我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想着

过去的时光。那是四月的光景，天气还凉，

该是浸泡早稻谷籽的时候了，父亲从稻缸

里取出种子，在水中浸泡一两天，然后装袋

放在板凳上。我清楚地记得，每每在气温

低的日子里，父亲早晚还要烧上一锅水，用

满是茧子的手试探一翻，直到水热后，才一

瓢一瓢地浇在稻种上。有着这样的温度，

稻种更是兴奋，谷芽一夜之间仿佛长出了

许多，急不可耐地要走向田野。这个，父亲

当然知道，他打赤脚，精心做起秧田来。

田是头一年种过晚稻的田，春节之前，

父亲就用犁铧将它翻耕过一次。这回，他

又要去耘上几遍，直到田畦平整，直到没有

较大的块状泥巴。父亲常常用脚板试探着

泥土的粗细，衡量着地温，唯有用这种直抵

内心的劳作方式，才让他感到踏实。快要

撒谷籽了，父亲开始他的最后一道工序，那

就是用手掌摸平每一块田畦，他蹲着，一寸

不留地从一头摸到另一头，仿佛在做一个

高端工艺品，他不时地回过头来侧视，哪里

还没有摸平，哪里还需要重摸。父亲是一

个不善言辞的人，但他懂得，只有善待田

地，善待这个全家人的衣食父母，日子才会

过得美满。

你有怎样的付出，就会有怎样的回

报。父亲把从土地上得出的经验，原原本

本地告诉我，要求我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管

回报怎样，一定要努力付出，他耕种的庄稼

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是育出的秧苗，还是

秋收的稻谷，与别人家的相比，总是要好上

那么一点，以致于让别人感觉到，一字不识

的父亲就是农业专家，其实，他们哪里知

道，父亲从耕耘到收割，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和母亲对田地始终心存敬畏，不敢懈怠。

这回，看到这片秧田，我又想起了我的

父亲，想起了我儿时的农耕生活。三十年

过去了，这种育秧的方式让我感到儿时的

光阴并没有走远。春风浩荡，韶光万里，放

眼眼前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连着农舍和

田畴，一幅美不胜收的江山画尽收眼底。

当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目

睹农民的幸福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他们把

敬畏田地作为祖祖辈辈的遗训，一代一代

传承下来，脚踏泥土，顺时而行，这就是中

国最朴素农民的本色。

敬畏田地
□ 池州 石泽丰

蛙声入梦
□ 合肥 仇多轩


